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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尘埃落定》中语言的特色
《尘埃落定》是一位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的作品。《尘埃落定》于1998年后的国内文坛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2003年根据《尘埃落定》改变而来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获得电视剧金鹰奖。可以说，这部小说已经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以及研究兴趣。其史诗性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取材视角、语言特色等，都成为研究热点。语言是一部作品的载体，好的作品能够达到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对于《尘埃落定》语言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阿来用纯熟的汉语表达巧妙而内在的体现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这一点，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融入母语的汉语表达
我们知道阿来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人，他的母语也是藏语。本族人对自己语言的使用，对其本民族的文化是完全同步的。但是，对于一个“异族人”，其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阿来的《尘埃落定》在言语表达上打上了藏族语言深深的烙印，但阿来巧妙而熟稔的驾驭使得语言表达独具特色。
在《尘埃落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我的眼睛不在了”、“她先我醒来”、“你是个好手艺的银匠吗?”这些句子的表达方式不太符合汉族语言的表达习惯，却不影响理解。这些语言的表达，却更好地符合藏族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主人公是一个貌似愚蠢的人，这些语句的表达，很好的与主人公的人物设定相符。
通过阿来对于汉语的表达创作，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汉语最质朴的一面。阿来在谈及自己对于《尘埃落定》的语言创作时谈到，对于汉语表达的把握，很自然的融入自己的母语，当在创作中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表达方式就直接借用藏语的表达，直接将藏语表达转为汉语表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尘埃落定》中常见的，将动词直白表达直指动作、将形容词直接描述状态等，这些表达表面上不太“地道”，但却将汉语直白化，自然而然的融入母语的同时，力图将汉语的表达转为天真、质朴，而耐人寻味。
正如阿来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一文中所表达的，“异族人”对于汉族的使用与表达，使得汉语本身更为丰富多彩，那么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汉语语言特色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正是那些看似不符合汉语逻辑的语言表达却使得小说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真正动人的语言总是承载着心灵与情感的，阿来的汉语表达正是以质朴而原始，取得了生动而富有质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语表达。

二、且诗且文的语言风格
《尘埃落定》的社会背景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这为其诗化的语言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藏族社会在《尘埃落定》的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出现了嬗变，土司制度的兴衰、社会制度的动荡，激荡着每个藏族人的心，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气质在那个时代迸发，这样一个民族的历史史诗本身就恢弘浩大、激荡人心。佛教对于藏族的影响甚为深远，藏民族对于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有着很深的认同，这造就了藏民族精神上的洒脱、对生命的豁达，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在《尘埃落定》只，我不难寻找到权利、自由、宗教、爱情等这些元素，藏民族史诗的历史与豁达的精神气质，都为阿来对这些元素的构解积淀甚多。阿来极富诗意的语言风格获得了评论界一致的赞扬。“风吹在河上,河是温暖的。风把水花从温暖的母体里刮起来,水花立即就变得冰凉了。水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凉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它们飞起来时还是一滴水,落下去就是一粒冰,那就是冬天来到了。”这样的诗话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语言灵动而精美，与小说情节浑然一体，在推进心灵与事物本身的描写的同时，给人以诗歌韵律的美感享受。这与阿来曾经进行过诗歌创作的经历密不可分，同时藏民族中诗化语言的古典名著也给了阿来诗化语言至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阿来所具有的诗化的民族眼光赋予了作品极富有藏民族特色的诗化语言。在小说中对宗教纠纷、情爱的描写中，阿来总能融入藏民族豁达而恢弘的对生命的认知，在诗化的表达中使得小说语言富有藏民族历史文化特色。
三、比喻的使用与喻体的选择
从传统藏文化角度来讲，藏民族在思维方式与习惯上强调形象性，重视通过经验来认知事物，这就形成了藏族文学创作中对于比喻的大量应用。这一点，在藏民族文学、戏剧甚至建筑中都得到印证。正是因为“他们更具备形象思维与梦幻意识”，所以，比喻成为了藏族人一种语言风格。
在《尘埃落定》中，比喻的使用随处可见，这些比喻往往较为精妙，喻体与本体间的跨度较大，扩大了语言空间的意义，使得阅读充满了趣味。在《尘埃落定》小说中所使用的比喻句式不一而足，粗略统计大约有上百个，但是大约可以分为两类：“… …一样,像… …一样”这样的句式使用较多，“锥子一样刺痛了心房”、“水一样流到我怀里了”、“泡沫一样无声无息的破裂了”等；另外一类是“… …像… … ,像… …似的”，比如“聪明人就象山上那些永远担惊受怕的旱獭”、“她的美又像刚刚出膛的滚烫的子弹把我狠狠的打中了”等，这些比喻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藏民族的形象思维，对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趣而形象的。阿来对比喻纯熟的运用，直达读者心灵。
另一方面，阿来对于喻体的选择也堪称精妙绝伦。对于喻体选择，有着动物化、意象化、陌生化等特征。对小说中所用的比喻进行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将动物选择喻体的句子占到将近一半，将哭声比作蜜蜂盘旋、将皮鞭声比喻成飞鹰、将女人比作豹子等等，对动物的选择更多的是拟声或者模拟形态，对动物喻体的选择随手拈来，但是却透着比喻的形象与严谨。意象化的典型代表是以龙、苦行僧、月亮作为喻体。通过这些意象化的喻体，表达着对社会发展的暗示与藏民族精神世界的表达。最后对喻体的陌生化，选择一些读者不熟知的喻体，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增加人们对艺术的感知，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与语言艺术，凸显语言张力，更显深邃。
四、寓言与象征的运用
寓言与象征其实是一个民族民间文学中较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形式，在表达本民族的本学特色上，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也是传承了这些元素。可以说，《尘埃落定》无论是细微的情节发展还是宏观的构架体系都没有脱离象征的运用。尘埃落定中的尘埃就是最大的象征，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人生、、土司制度、社会制度、权利、财富、爱情等，都是尘埃的象征，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在历史的当头尘埃滚滚，历史过后尘埃落定。对于土司制度更迭消亡，阿来则努力追求一种普遍意义与寓言效果。在小说中，不难看到，阿来对于权利、人格的态度以及对其价值的取向，在极力向我们演绎一则则寓言。
总之，藏族作家阿来用汉语书写的小说《尘埃落定》，以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征服了每一位读者。虽然是用汉语书写，但是作为一个藏族人，其作品还是有着藏民族语言、文化、思维的深深印记，但这不影响这部小说的精彩，或许正是如此，小说的语言特色才独树一帜，更接近汉语言的本质。对于比喻、象征、寓言手法熟稔的运用，无疑又是其语言特色浓墨重彩的一笔，除开作者阿来自身的语言功底，我们也看到了藏民族的思维特性与语言风格，《尘埃落定》巧妙而内在地体现了强烈的母体民族文化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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